
社址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猿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19园 新闻热线院园员园原62580699 广告发行院园员园原62580666 62580707 传真院园员园原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院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院1援5园元 年价院28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2018年 12 月 24 日 星期一 Tel：（010）62580692

印刻 SCIENTISTS

主编：郭勉愈 编辑：韩天琪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sxzk＠stimes.cn

8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208

胡正寰：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姻章梅芳王瑶华马燕洋

胡正寰（1934— ）

1934年生，湖北孝感人。零件轧制
专家，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学部院士。
1956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现任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科技部、教育部“高
效零件轧制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主任、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锻压）分会名
誉理事长。自 1958年开始从事零件轧制
技术研究工作，为我国轴类零件轧制技
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作出重要贡献，是
我国这一技术公认的开创人。他领导的
课题被科技部、教育部列为重点推广项
目，在全国 27 个省市推广零件轧制生产
线近 300 条，卖给美国、日本、土耳其等
国 18条生产线，在全国建成近 20 家零
件轧制专业化工厂，先后开发并投产的
零件达 500 多种，累计生产零件 500多
万吨，产值400多亿元。各项成果获国家
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
奖等国家奖 5 项，省部级奖 10 多项，获
国家发明专利 50 多项，培养博士、硕士
生 100 多名，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与中国金属学
会授予他“科技终身成
就奖”。

“人活着就要有追求，我的毕生追求就是将
轴类零件轧制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贡献社
会！”这是胡正寰院士第一次见到我们时说过的
话。后来，他又多次提到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事实上，他确实一辈子都在践行这句话，而且做
得非常成功。

一、烽火流离，立志“钢铁强国”

胡正寰祖籍湖北孝感，祖父胡紫雲为晚清秀
才，曾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并与革命
家黄兴同学又同桌，留学日本归来后在当时的教
育部负责中学教育工作。他将胡正寰的父亲胡允
廉带到北京，并送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
习，与瞿秋白同学。胡允廉毕业后，被分配至哈尔
滨，供职于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1934 年 7 月 18
日，胡正寰在哈尔滨出生。随着日本侵占东三省，
还在咿呀学语的他不得不跟随家人从哈尔滨辗
转南京、湖南、贵州等地，最后到达四川成都。在
成都，一家人一待便是八年。胡正寰早先就读于
商业街附近的小学，后因日军对居民区的频繁轰
炸，为躲避战火，辗转至近郊的三英小学。至今，
他还记得那时“每天拉警报，也没有防空洞，警报
一响大家就往郊区的林子里跑。有时候还会遇到
这种情况，飞机飞过来要趴下。我二姐在趴下的
过程中，炸弹的碎片把耳朵削掉了一小块”。战火
纷飞的年代使得胡正寰一家的生活颠沛流离，同
时也磨炼了胡正寰的意志。回忆起这段时光，他
并没有觉得多苦。书香门第的家庭熏陶与这段年
少经历锻就了他坚强而乐观的人生态度。

1945 年 8 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胡正寰
跟随家人回到湖北。由于交通不便，一家人辗转
了近 3 个多月才到达武汉。那时，大概已是 1946
年的 3 月。因父亲的工作尚未落实，胡正寰跟随
母亲来到湖北孝感老家。踏入故土，等待入学的
日子，是他最快乐的童年时光。胡正寰和同龄的
孩子一起学插秧、抓鱼、游泳、挖藕，这几个月的
农村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46 年 9 月，
胡正寰正式就读于离家不远的湖北武昌私立大
公中学。1950 年 2 月，聪颖好学的胡正寰考入了
当时非常有名的湖北省立高级中学，董必武、李
四光、陈潭秋等人都曾在此学习或工作过。每每
回忆起这段中学求学经历，胡正寰总会记起家里
租住的房子中那间几家人公用的堂屋里高挂着
的、昏暗的白炽灯。他是自己拿主意要考去湖北
省高的，不用大人督促，每天都在灯下独自学习。
至今，在堂屋灯光下学习的日子，仍旧是胡正寰
最美好的回忆。

1952 年 9 月 28 日，18 岁的胡正寰离开武汉
前往北京。翩翩少年，雄姿英发，怀揣着父亲“钢
铁强国”的嘱托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开启了大
学生活。或许胡正寰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将是
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一辈子奋斗的地方。胡正
寰考取的是“北京钢铁工业学院”，这是一所刚刚
建立的大学，由 6 所国内著名大学的矿冶科系组
建而成，1960 年更名为“北京钢铁学院”。胡正寰
入学时，由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校舍还没建好，
新生入学一律住在清华园，和清华大学机械系的
同学一起学习生活。他记得当时的录取通知书上
还印着“清华大学钢铁学院”的字样。1953 年，胡
正寰和同学们一起搬到了现在的校址———满井
村。入校之初，条件艰苦，胡正寰和老师、同学们在
简易工棚里上课，在满是尘土的操场上跑步锻炼。
沿袭父辈们处事低调、踏实肯干的作风，胡正寰将
全部的精力放在学习和钻研上，成绩优秀；同时他
为人正直，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毕业时成为大
班班长，是同学们学习的典范。大学毕业后，胡正
寰留校担任冶金机械专业的助教，一边带领学生
进行科研实践和毕业设计，一边兢兢业业搞科研，
开始琢磨零件轧制问题，并从此开辟了一条零件
轧制技术开发与推广的成功之路。

从哈尔滨到成都，再从成都到北京，跨越大
半个中国的生活、求学经历，造就了胡正寰南方
人的细致和北方人的豪迈，赋予了他骨子里追求
卓越的精神，这些珍贵的品质无不促使着胡正寰
在追求科研的道路上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二、“误入”正途，在坚持中成长

1958 年，是胡正寰从事轴类零件轧制研发
工作的开端。彼时，胡正寰毕业留校工作还不到
两年，恰逢“大跃进”，他响应党提出的“超英赶
美”的口号，希望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当时，中国
加工生产钢球的方法还是靠球形模具浇铸，或靠
工人把烧红的球坯在锻打机下锻打成球，不仅生
产效率低，原材料利用率低，工人的生产条件也
异常艰苦。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正寰看到了苏联
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一台新轧机的资料，介
绍了当时世界上的最新工艺———用轧制的方法
生产钢球。对新技术的好奇心，以及大学毕业实
习时积累的钢管轧制经验，促使一个崭新的想法
在胡正寰的脑海中成形，他决定投身一试。

生产斜轧钢球首先必须设计出轧机，胡正寰
的想法和思路得到了系里的支持，并被学校特批
为重点项目。当时全国各条战线都流行国庆献礼
活动，“大干一百天，国庆把礼献”的宣言一经提
出，胡正寰和几位同事便凭着满腔热情，日夜奋
战，加班加点地完成了试验轧机的设计。学校安
排校办工厂突击生产、加工出轧机。经过 100 多
天的奋战，机器终于制造了出来，胡正寰和同事
对机器进行反复调试，成功开机运转，并真地试
扎出了几颗不错的钢球。研制成功了！大家欣喜
若狂，敲锣打鼓地向国庆献了礼。《北京日报》《光
明日报》对这项成果进行了报道和宣传。

可以说，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零件
轧制新工艺从此开始起步，也预示着这项技术应
用于工业生产的希望。但与此同时，问题也出现
了。实验室的研制成功并不代表着可以在工厂生
产应用。1959 年，辽宁抚顺一家工厂闻讯前来，
希望将斜轧钢球工艺引入生产。为此，胡正寰带
领几名大学生设计出我国第一台直径 50 毫米的
球磨钢球轧机。起初，因为它的生产效率比原来
的锻造工艺提高了 10 多倍，劳动条件得到了根
本改善，厂里的工人师傅非常欣喜。这表明该项
工艺确实是十分先进的，具有很好的转化优势。
但没有想到的是，大家很快就发现轧辊寿命过
短，产品合格率无法满足要求；很多问题没解决，
最终斜轧生产被迫停止。

“所以，抚顺的轧球等于是失败了。”在回忆
当初与工厂首次合作的情景时，胡正寰总结经验
教训说：“我过去始终记得一句话，实验室做试
验，如果能轧出一两个好钢球，就说明这个工艺
有前途，就有可能变成先进的生产力。后来我发
现，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废品率，这项技术也不
能变成工业生产。”这次的挫折让胡正寰明白，真
正把斜轧钢球投入生产，要解决一系列关键技术
问题，包括设备、模具设计、制造和生产工艺等。
认识到这一点，他没有退缩与放弃，而是决定全
身心投入研究，逐一攻克这些难题。

1960 年，胡正寰带领团队先后与辽宁瓦房
店轴承厂、北京 412 厂合作，分别成功研制斜轧
轴承锥面滚子、球面滚子和军用马蹄防滑钉，并
应用于生产。之后，胡正寰又与矿冶研究院达成
直径 20 毫米的钢球斜轧协议。正是通过这些小
规模的研发工作，胡正寰及其团队基本弄清楚了
斜轧钢球投产需要解决的各种技术问题。在胡正
寰看来，这一阶段的工作为后来系列斜轧零件的
投产打下了理论与实际的基础。

1961 年国家处于困难调整时期，对“大跃
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纠正。胡正寰作为冶
金机械专业的教师，冶金轧钢被认为应该是他从
事的“正业”，而搞“斜轧钢球”则是跑到机械行业

里去了，是“不务正业”。然而，此时胡正寰已经在
斜轧钢球技术研发的道路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工作是踏踏实实，一步一
个脚印坚持下来的，不同于当时的一些冒进做
法。面对质疑，他坚信自己恰恰是走上了“正途”，
做到了心无旁骛，坚持自己的科研。至今回忆起
来，胡正寰仍觉得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没
有当时的执着和坚持，就没有后来斜轧技术的大
规模应用。

三、十年风暴，潜心研发不动摇

随着胡正寰的科研事业渐入正轨，“文化大革
命”开始了。1966 年，北京钢铁学院开始停课闹革
命，直到 1972 年才开始恢复教学活动。其间，一些
老教授受到了冲击。胡正寰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一
心做科研，虽然被一些人批评为走“白专道路”；所
幸他性格沉稳，做事踏实，倒也没有因此而受太大
的影响。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去搞业务。在其他人
忙着搞运动、大串联的时候，他抓紧时间埋头于研
究斜轧技术，包括到工厂去做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大家都不怎么搞科研了，
但是我好像搞业务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各方面
对我也还是比较支持的。”回忆起那段动乱时光，
胡正寰如是说。1968 年至 1969 年，政府从苏联
订购的两台斜轧钢球轧机先后从昆明、内蒙古辗
转至河北邯郸钢铁总厂钢球分厂。由于中苏关系
破裂，苏联专家撤走，这两台轧机一直处于闲置
状态。了解到胡正寰从事的是斜轧钢球工作，该
厂联系到北京钢铁学院。学校很快派他前往邯郸
帮助调试轧机，经过 3 个月的努力，胡正寰终于
成功使得这两台轧机投入生产。此后，邯郸钢厂
生产直径 40~120 毫米的钢球，年产量达 7 万吨，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项工作使得胡正寰对
斜轧生产工艺、模具设计与制造以及轧机结构与
性能等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1972 年，胡正寰与北京轴承厂合作，成功研
发出用单孔型、快速感应加热轧制轴承圆柱、圆
锥滚子的新工艺，在国内外都具有开创意义。
1973 年，他和同事承接了一项军工任务，开发斜
轧成形穿甲弹钢芯（弹头）的工艺，三年攻关，最
终完成。后来，兵器工业部组织三厂合作生产穿
甲弹，将其应用于生产，被冶金部授予技术发明
革新奖一等奖。1974 年，胡正寰与包头钢铁厂合
作，带领学生和工人成功设计并制造了我国首台
大型斜轧球磨钢球轧机并应用于生产。至今，这
条生产线已累计生产直径 75 毫米钢球 50 多万
吨。这些工作，为我国斜轧钢球轧机的定型与推
广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胡正寰还带领几位年轻老师开始
了楔横轧技术的研发工作。1973 年，胡正寰与华
山机器厂合作，用楔横轧工艺生产滑膛弹体；与
北京齿轮厂合作，用楔横轧成形汽车变速箱中的
传动轴。这两类产品均试轧成功，但未形成工业
生产。不过，这些工作均为后来成功应用和推广
楔横轧技术打下了基础。

四、沐浴改革春风，实现毕生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胡正寰苦心研发数十年的零
件轧制技术愈发成熟，他在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
道路上走得更加自信和稳健。

在斜轧技术成果转化方面，他与多家企业合
作，先后在斜轧复杂产品、精密热斜轧穿甲弹芯、
冷斜轧带螺旋空心锚杆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其
中，最典型的产品是斜轧防滑钉和斜轧球头吊环
制坯工艺，相关工作使得我国在斜轧复杂件上走

在世界的前列。2005 年至今，胡正寰团队致力于
推广高效、绿色、短流程的斜轧生产线，不仅受到
了国内的欢迎，还走出了国门，在其他国家得以
应用。其中，“长棒料—感应加热—斜轧成球—余
热处理的高效绿色生产线”出口土耳其、秘鲁等
国；与广东佛山市承安铜业有限公司合作研究成
功室温斜轧磷铜球新工艺，使得“长棒料室温斜
轧磷铜球生产线”在全国推广了 40 多条，年产直
径 26 毫米的铜球约 5 万吨，并出口这样的生产
线给美国。

在楔横轧技术成果转化方面，自 1980 年开
始，胡正寰与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合作，承担了
国家“六五”攻关项目———楔横轧生产汽车轴类
零件毛坯的研究，使得胡正寰探索的楔横轧技术
跨上了新台阶。1987 年，北京钢铁学院成立由胡
正寰领导的“高效零件轧制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1989 年，“中心”经科技部与教育部批准成为首
批“国家研究与推广中心”。此后，“中心”与湖北
大冶钢厂等企业合作，确立使用楔横轧技术生产
汽车轴类零件的项目，促使这些企业逐步发展成
为汽车轴类零件的专业化生产企业。自此，胡正
寰领导的团队在与更多的企业合作中，逐步将研
制设计的楔横轧轧机系列化，制定出国家专业标
准，同时大力推广。

经过近 60 年的不懈努力与工作，斜轧、楔横
轧两项技术使胡正寰“左右逢源”。胡正寰和他的
团队建立起零件轧制学术体系，在国内外发表论
文 400 多篇、专著 5 部，培养博士与硕士生 100
多名。他的《斜轧与楔横轧：原理、工艺及设备》是
国内外零件轧制方面的代表性专著，被评为全国
优秀科技图书奖；《零件轧制成形技术》 入选
2011 年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图书。与
此同时，胡正寰带领团队在全国 27 个省市推广
零件轧制生产线近 300 条，卖给美国、日本、土耳
其等国 18 条生产线，在河北、山东、四川、湖北、
江苏、辽宁等省建成了近 20 家零件轧制专业化
工厂，先后开发并投产的零件达 500 多种，累计
生产零件 500 多万吨，产值 400 多亿元，利税 50
多亿元。

五、创建“三有”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显然，胡正寰的成就绝不止于技术研发和创
新，更重要的是他将一系列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实现了毕生的梦想和追求。在他看来，

“我们搞研究，就是要用于生产，不能用于实际的
成果，即使开了鉴定会也不算数”。也正因如此，
他期望能将自己在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成果转化
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分享给其他人。在众多经验
中，他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和团队创建的一
套“三有机制”。

第一，有一个互补配套的推广班子，当中包
括四种人：研究人员、工程人员、技术工人和研究
生；这些人有的专长于轧机和模具设计，有的专
长于生产工艺调整，有的专攻模具制造，有的负
责前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在胡正寰看来，
这其中的每一种人都是高校技术创新与成果转
化这一整体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和一般的看
法不同，他甚至更重视技术工人和工匠的作用，
认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整个团队的成功。并且，这
么多年来，作为整个班子的掌舵人，他认为做到
全部成员始终能和谐团结的关键在于管理者一
定要正直为人，凡事以身作则。团队多年来的良
性发展和取得的成功表明，他无疑做到了这一
点。生活中的胡正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不
让专业出身的家人参与团队，非公事不用公车。
他的人格魅力令人折服。

第二，有一个零件轧制研发基地，这是至关
重要的。这个基地主要发挥三个功能，一是设计
并制造各种新产品所需的模具；二是将加工好的
模具在试验轧机上试轧，直至模具各项参数达到
用户要求并最终定型，大大缩减了用户调试、生
产的时间；三是为企业提供用户培训及生产工艺
的指导与调整。在胡正寰看来，现在很多工科院
校不重视实践，这是科技成果很难实现生产力转
化的原因之一；凡是新产品、没有把握的产品都
必须先在研发基地试制成功，然后再去建生产
线，这样才不会失败。

第三，合作建立专业化的轧机生产厂，实行
定点制造。在多年技术研发的基础上，胡正寰和
团队设计出国内外领先的、标准化的系列楔横轧
和斜轧设备，并与定点企业长期合作，为用户提
供性能优良的轧机。胡正寰认为，将科技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离不开与企业的合作，企业的需求、
反馈和支持是促进这一转化过程的关键。

正是因为多年来摸索出这一套“三有”机制，
才使得胡正寰团队的零件轧制技术转化工作十
分成功和高效。以往，企业提出产品需求之后，往
往需要 2~3 年的时间才能最终投产。有了这套机
制之后，一般产品 2~3 个月即可投产，难度较大、
较复杂的产品半年至三个季度也可实现投产，大
大缩短了成果转化的时间。并且，类似的生产线
推广一条，便成功一条。可以说，这套“三有”机制
促使我国走在了世界零件轧制技术研发与推广
的前沿。

六、敬业奉献，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我叫胡正寰，是一名‘老北科’。65 年前，我
成为北科大首届大学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至
今，一直陪伴母校走过了 65 年。我 18 岁进科大，
今年 83 岁，仍在第一线工作着！今天是母校的生
日，让我代表第一代的北科人，祝母校事业兴旺，
培养出更多的国家需要的创新人才！”2017 年 4
月 22 日，在北京科技大学“熔铸春华，科创未来”
65 周年校庆晚会上，胡正寰作为首届校友代表
和年纪最大的一位演员，在舞台上深情致辞，而
年轻的“北科学子”们也从此记住了那位白发苍
苍的北科大首届学子。

将轴类零件轧制技术转为现实生产力，是
胡正寰一生的追求和梦想。为此，他从未懈怠，
从不轻言放弃。光阴荏苒，当每天清晨的阳光
洒向北京科技大学校园的时候，便会看到一位
满头银发却依旧身材挺拔的老者步履稳健地
走进零件轧制中心。六十年如一日，每天奋战
在第一线的胡正寰仿佛还是曾经的那个青葱
少年，满怀激情地奔向零件轧制的世界。在熟
悉他的人看来，他早就到了应该享受悠闲生活
和天伦之乐的年纪了。他却坦言：“相比于退休
后能陪伴家人或者周游世界，我在工作中获得的
满足感和成就感更多！”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胡正寰不仅用辛勤的
汗水浇灌桃李，还用自己执着坚韧的奋斗热情感
染着他身边的每一名学子。不仅如此，胡正寰还
多次为故乡母校捐款数十万元，用于奖学金的设
置，并身体力行为同学们义务作报告和讲授课
程，鼓励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热爱科学、刻苦
钻研，坚定信念，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胡正寰将满腔
热情献于永无止境的科技事业，他以实际行动印
证“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执着追求，同时激励
我们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和突破。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
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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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正寰（中）在北方机
械厂测量斜轧机导板装置。

②胡正寰（右）考察楔横
轧凸轮轴生产线的投产情况。

③胡正寰与夫人余雪子
最初的合影。

榆团队研究人员一起讨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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